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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建松

1999 年 2 月 11日，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口。
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国老人，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停靠

在港口的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奔赴南海。临行前，他神
色凝重，告诉老伴：“我这次能活着回来，就算赢了！”

20 年后，回首再看当年这一幕，这位老人赢了！不仅赢得
了辉煌的晚年学术生涯，更带领中国科学家赢得了南海科学
研究的主导权！

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汪品先
院士。

赤子之心
“独坐静思，其实是十分有趣且有益的。

我喜欢在飞机上观赏云海变幻，真想步出机
舱在白花花的云毯上漫步；也喜欢在大雨声
中凝视窗外 ，想象自己栖身水晶宫的一
隅……”

当年，汪品先赴南海参加“决心”号 IODP184 航次。这是
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也是在中国海
的第一次大洋钻探。他是该航次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也是在
国际大洋钻探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中国的首席科学家。

今年已 83 岁高龄的汪品先，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大气谦
和。每次采访他或参加他主持的学术会议，从他讲话的语气
中，都能感受到他对地球科学的满腔热情。

这大概就是科学的初心、探寻自然的赤子之心！
现代科学的发展，原本就源于人类的好奇之心、赤子之

心。从小，汪品先就喜欢遐想。他在《院士自述》里写道：“独坐
静思，其实是十分有趣且有益的。我喜欢在飞机上观赏云海变
幻，真想步出机舱在白花花的云毯上漫步；也喜欢在大雨声中
凝视窗外，想象自己栖身水晶宫的一隅……”

世俗事务的繁杂、功名利禄的缠绕，天长日久，常常使许
多人的初心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

但在 60 多年的科学生涯中，汪品先却始终保持着一颗珍
贵的好奇之心、旺盛的求知之心。虽已是耄耋之年，丝毫不减
追求地球科学奥秘的执着与热情。

早在 1991 年，汪品先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
委员，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院士。人生中，他已经功成名
就，原本可以急流勇退，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生活，但他
执着地选择与科学为伴。他的老伴孙湘君，则选择在办公室
里与他为伴。

在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汪品先的办公室极为普
通。一排书橱占满了一面墙，堆满了资料的书桌中间摆放着一
个台式电脑。每次去采访，总能看到他坐在电脑前，埋头工作。

办公室里面一间小会议室，是他的老伴孙湘君的办公室。
两位老人是莫斯科大学留学时的同学。结婚后，为了各自事
业，在京沪两地分居长达 30 多年。直到 2000 年，孙湘君退休
后才得以来沪团聚。

每天，如果不外出开会，汪品先都在老伴的陪伴下，在办
公室里工作到深夜。有一次在同济大学采访，我远远地看见两

位老人一起去吃午饭。在同济大学的梧桐树下，他俩并肩而
行，边走边聊，似乎有谈不完的话题。

那是一个秋日，澄澈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斑驳地洒落在
他们身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目送两位老人渐渐远去的
背影，一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深深感动了我，在瑟瑟的秋风中，
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很久。

这些年来，认识汪品先院士越久、采访他的次数越多，越
能深刻感受到他的科学大家风范、爱国忧民情怀。

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是汪品先在我国科学界给人的
深刻印象。作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曾
代表科学家群体书面发言反对“说套话”；针对科教界的问题，
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连续两届获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还曾
公开建议改革院士制度，觉得社会上不应该对“院士”头衔做
过分炒作，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

有时与他闲聊，总觉得他的心里深藏了许多忧虑。忧虑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面对海洋有先天性不足，而人们对
此进行的反思并不深刻；忧虑目前国内科研大部分还是为
西方做“外包”，没有自己原创的科学大视野；忧虑一些科学
与文化脱节现象，忧虑汉语能不能成为科学创新的载体，如
此等等。

这一切都源于他深厚的爱国情怀。从第一次以中国的首
席科学家身份，主持设计 20 年前的国际大洋钻探 IODP184
航次，到推动我国大洋钻探“三步走”；从推动并主持我国“南
海深部计划”，到建造我国的海底观测网，他的每一次科学好
奇，都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高瞻远瞩、坦荡无私。

南海深部计划

通过“南海深部计划”的开展，我国科学

家获得了一系列发现：从海盆形成前后大量

的岩浆活动、始新世海相层，到海山上的古热

液口、锰结核场和冷水珊瑚林

浩瀚南海，是全球最大的边缘海，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深海
区。2011 年，在汪品先等一批海洋科学家的长期推动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启动了我国海洋科学第一个大规模的基
础研究计划———“南海深海过程演变”(简称“南海深部计
划”)，汪品先担任指导专家组组长。

这项长达八年的计划，以“构建边缘海的生命史”为主题，
以洋壳深海盆的演化为“骨”，以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为“血”，以
深海沉积为“肉”，将南海作为一只全球边缘海的“麻雀”，进行
深入研究，以期在崭新的水平上，认识海洋变迁及其对海底资

源和宏观环境的影响。
“南海深部计划”执行过程中，正值我国提出“建设海洋

强国”战略。计划的开展，如同一把熊熊火炬，迅速点燃了我
国海洋界研究南海的热情。八年来，来自全国各地 32 个单位
共完成重点支持项目 42 个、集成项目 10 个，培育项目 8 个，
700 余人次直接参加了“南海深部计划”的研究。

“南海深部计划”执行过程中，正赶上了我国深海科技实
力加速发展之机，我国自主研制的 7000 米级和 4500 米级
载人深潜器“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相继下水。利用国内外
条件，“南海深部计划”实现了三个深潜航次和 3+1 个大洋钻
探航次，实现了数以百计的深海观测锚系和大量的地球物
理测量。深拖磁测系统、宽频带海底地震仪、深水锚系观测、
海山浅钻等众多先进深海技术，都在南海得到了集结应用，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发展。

随着“南海深部计划”的开展，我国科学家开始掌握了南
海深部研究的主动权，奠定了南海深海科研上的主导地位。随
着“一带一路”科学合作的加强，今后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
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也正逢其时。

“南海深部计划”执行之前，南海的主要科学问题模糊不
清，无论是南海的西部海盆年龄、还是深层海流的方向都在争
论之中；从海盆成因到沉积来源，都属于海外学者的讨论题
目，中国科学家没有发言权。

通过“南海深部计划”的开展，我国科学家已经获得了一
系列发现：从海盆形成前后大量的岩浆活动、始新世海相层，
到海山上的古热液口、锰结核场和冷水珊瑚林；证实了一系列
的推测：从深海的西部边界流、沉积物等深流搬运，到深古菌
的有机质降解作用。

八旬高龄，三潜南海

船上的生活很不方便，但老院士拒绝了

所有的特殊待遇。一日三餐，他在船上爬上爬

下；每天，他都会提前到船上的后甲板，等着
“深海勇士”号深潜归来，第一时间看看它带

回来什么深海宝贝
目前，汪品先正带领十多个科学亮点的团队，对八年来的

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最后总结，对海洋科学上若干重大问题
已形成新的认识，有的直接挑战现有的传统观点，有的甚至有
可能改写全世界地球科学的教科书。

2018 年 5 月，在“南海深部计划”的最后一个航次——— 西
沙深潜航次中，82 岁的汪品先乘坐我国自主研制的 4500 米

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在南海三次下潜。当时，我随船报道。
新华社第一时间播发了这个新闻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
此后许多媒体都对他进行了专访。

汪品先三次在南海下潜，都是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所长丁抗陪同的。在极其低调务实的丁抗所长眼里，
汪品先院士是我国海洋科学界的灵魂，是一位真正的深海勇
士！

那次深潜，是两位相互欣赏的科学家之间多年约定。
作为海洋科学家，亲自下到深海实地观察，是汪品先多年

心愿。但因为条件不成熟，长期未能如愿。
2018 年，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海勇士”号 4500 米载

人深潜器，正式投入实验性应用。汪品先立即决定使用“深海勇
士”号及其科考母船“探索一号”，执行“南海深部计划”西沙深潜
航次任务，丁抗全力支持并全程陪同。

谈及自己在众人眼中的深潜壮举，汪品先却看得云淡风
轻。他说：“作为一名海洋科学家，到海上观察研究大海是很平常
的事。我期待有更多的海洋科学家走出实验室，到大海中来。海
洋知识的根源在海洋，海洋科学的灵感在海洋。在大楼里写论
文固然重要，但是科学家不能专靠学生出海取样。”

的确，不经历大海的风吹浪打，怎能摸得清大海的脾性？
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朝夕相处的 20 多天里，在采访报道

汪品先和“深海勇士”号新闻的同时，我的内心深处亦深受触动
和鼓舞。

作为记者，我这些年不停地奔波出海，到海洋一线采访报
道新闻。船上的生活孤寂艰苦，很多时候，内心深处都曾想过放
弃。但在船上，看到 82 岁的汪品先院士，在如此高龄之际，还如
此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的真谛；看到中科院深海所丁抗所长，
带领一批“深海勇士”们，走到天涯海角也要追求心里的深海之
梦，我选择了坚持。

每次，当拿起相机拍摄他们，镜头背后的我总不禁在想：也
许，每个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都有过挫折、遇到过荆棘，都有
过消沉、打过退堂鼓。但只要内心坚持，咬着牙也要坚持下来，
总能实现心中所想。

在船上的科学家团队中，许多人都是汪品先院士的学生的
学生，但他没有任何权威专家的架子，极为谦逊随和。每天，准
时参加船上的科考讨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认真倾听小辈们
的意见，与大家一起规划考察路线，并根据实际情形，实时修改
预订的计划。

按计划，汪品先只在南海下潜一次，但由于第一次下潜就
在南海海底发现了重要的冷水珊瑚林，临时又增加了两次。

当时，对于这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汪品先像孩子一般兴奋。
尽管在 1400 多米的深海下潜长达 8 个多小时，走出深潜器的
那一刻，他依然神采奕奕，脸上挂满了笑容，连声感叹道：“这趟
海底旅程，真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我刚从仙境回来！”

船上的生活很不方便，但老院士拒绝了所有的特殊待遇。
一日三餐，他像所有的考察队员一样，在船上爬上爬下；每天，
他都会提前到船上的后甲板，充满期待地等着“深海勇士”号深
潜归来，第一时间看看它带回来什么深海宝贝。

作为老人，汪品先总是很坦然地谈论着健康与生死。他有
时还幽默地说：“到了我们这把年龄，都是排着队等着走的，有的
人还要来插队。”

船医给他量血压，一切正常。老院士就得意地说：“看，我的
血压像小伙子一样棒，不过是靠药物控制的。”2017 年，他的身
体查出了很严重的病，医生的保守治疗方法控制了病变指标。
上船时，他仅带了一支皮下注射的针剂。

汪品先常说：“别人是博士后，我是做‘院士后’，像样的文
章都是当了院士之后发表的。我国的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
西洋以来的最好时机，许多我年轻时想做而做不成的事，到老
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怎能不抓紧宝贵的时间？”他还
说：“对我来说，最缺的就是时间。我是倒计时的，别的都可以
慷慨，钱我也可以慷慨。时间我不能慷慨，因为我没有了，我在
时间上是很小气的。”
如今，在平稳的陆地上，我时常想起在大海的风浪颠簸中，汪品

先院士坐在电脑前，专心致志、惜时如金的工作背影。这个背影时常
激励着我：珍惜人生，珍惜大好年华！

也许，对于地球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的传奇，每个人
都是匆匆的过客。人类在地球上创造的文明，就是无数匆匆过
客的智慧结晶。在有限的人生中，我们用自己所有的情感，品味
生命的存在；用自己所有的智慧，推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哪怕
只是一丝一毫。

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人生的意
义。

八旬深海“勇士”的慷慨和小气
记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黄江林、张宇琪、宋瑞

他 60 岁学习计算机，80 岁掌握商业数学软件 Matlab 操
作，93 岁还常打网球，100 岁仍然坚守在科研教学一线……
70 余载教学生涯，孜孜不倦，桃李芬芳；几十万助学款，源源
不断，泽被桑梓。

与百岁教授杨恩泽交流，仿佛是在与历史对话，他清晰的
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力令人惊叹，他历经沧桑从未改变的赤子
之心让人动容。

筚路蓝缕 开创国内光通信先河

1919 年，杨恩泽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现为天津大学电
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这位百岁老人，是国内光通信
技术领域的元老级科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武昌-汉口市话中
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是我国第一条通过国家鉴定及验收
的实用化光纤通信线路。

“1978 年，邮电部提出建设这条线路，我被任命为主要责
任人之一。可光通信在国际上才刚刚起步，国内更是一片空
白。”杨恩泽回忆说。

例如，光纤的焊接问题，按要求焊接点的衰耗指标应达到 3
分贝，可当时没有人能够做到。杨恩泽找到电缆厂，一同研究方
案。“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整整争论了 3天，可见难度之大。”

按照方案要求，这条全长 13 . 6 公里的光通信线路分为 3
段，最长的一段 6 . 5 公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线路最长
只能达到 5 . 5 公里，为了这最后 1 公里，杨恩泽和助手整个

夏天都“宅”在平房里做实验。“武汉的夏天太热了，整天汗流
浃背，都来不及擦。”杨恩泽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验成功，线路铺设胜利在望。线路跨
越长江那一天，杨恩泽带着同事们高兴地走上了长江大桥，几
十个人手递手，小心翼翼地将光缆递过了长江。“那可是宝贝，
没敢要机械来拉，生怕拉坏了。”杨恩泽回忆说。

1982 年 12 月 31日，项目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线路终
于开通。它的开通推动多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光通信系
统，推进我国光通信事业的大发展。

1985 年，他回到天津大学任教，白手起家，建起了天津第
一个光通信实验室。在这些年中，他主持并完成 8 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863”攻关项目及科研课题，在一级学术刊物
上发表十余篇论文。

年近百岁，杨恩泽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依然坚持在教学
科研的第一线，配合课题组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研究。

战争年代 许下科学救国初心

杨恩泽说自己对于科研的这股钻劲儿，源于学生时代。
1937 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在战争的炮火中开始了难忘

的大学生活。8 年时间，他跟随学校前往四川乐山，亲历了敌
机紧追不舍的轰炸，痛惜死难的同胞和被毁的家园；遇到来自
东北借读的同学，他听到大家齐声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上……”，流下热泪。

“眼见国破家亡，我内心苦闷极了，怕当亡国奴呀。”杨恩
泽说，民族经历的苦难，让他立志科学救国，改变国家现状。

战争中，杨恩泽不曾回过家乡。“整整 10 年没见到父母，
心里很苦。”1943 年杨恩泽不幸染上了肺病。现在看似寻常的
病，在那时缺医少药的境况下，相当于绝症。

转折出现在了 1949 年。在辗转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后，
1948 年，他来到天津任职于南开大学。1949 年 12 月，杨恩泽
肺病复发，原先就医许久不见好转的疾病，因为新中国成立后
医院有了特效药，“我的病一下就治好了，至今不再复发”。

他至今还记得，解放军进入天津后，战士们整齐有序地在
马路上过夜，干部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给大家讲政策。共产党人
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他耳目一新。1949 年 10
月，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而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杨恩泽说：“在历经对国家前途、自己身体的绝望后，是党
让我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光。”他更加坚定了科研报国的追求
与志向。

奉献一生 一心回报党和人民

谈及长寿秘诀，杨恩泽仰头大笑说出八个字：“经常锻炼，
淡泊名利。”

93 岁前，他时常约球友打网球。百岁高龄，他仍坚持徒步
上下班，“我用 GPS 测算过，从学校东门到家来回两公里，每
天我来回两遍。”杨恩泽说。

他把科学研究当作生活的乐趣，每天准时到实验室“打
卡”，并指导学生们的科研工作。

课题组的博士生谢田元收藏了一张白色小纸条，那是
2017 年 8 月 4日，杨先生特意为他留的。“这是微型电感，全给

你——— 杨恩泽”，纸条底下就是谢田元几经周折都没有买到的实
验器件。

“先生对我们科研工作非常关心，常去实验室帮我们调试器
件和参数，为我们讲解仪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谢田元说。

杨恩泽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夕就从事教育工作，直到 1988 年
退休，培养出数不清的本科生、硕士生，很多人已是国家栋梁之
材，有些成为某个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还有举足轻重的院士。
学生们把杨恩泽当作事业的导师、人生的楷模，而他则把培养学
生看作与完成科研课题一样，“是自己对党和人民回报的成果”。

多年来，杨恩泽默默资助了许多贫困学子，迄今为止，累计
捐资已超过 50 余万元，不仅帮助家乡的小学建起科学楼，还设
立奖学金资助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但杨恩泽对自己却显得很吝啬。家里的摆设陈旧而简单，
人们看他穿的衣服几乎都旧得褪色，每当问及此事，他总说：“已
经很好了。我不买汽车、别墅、名牌，啥也不要。”

“能够多工作一天，多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就是我生命
最大的意义。”杨恩泽说。 新华社天津 3 月 17 日电

每天准时到实验室“打卡”的百岁教授

▲汪品先院士从“深海勇士”号载人舱走出（2018 年 5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杨恩泽在办公室讲述自己的经历。 新华社记者张宇琪摄

汪品先常说：“别人是博士

后，我是做‘院士后’，像样的文章

都是当了院士之后发表的。”我国

的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以

来的最好时机，“对我来说，最缺

的就是时间。我是倒计时的，别的

都可以慷慨，钱我也可以慷慨。时

间我不能慷慨，因为我没有了，我

在时间上是很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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